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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沟耍狮子
□ 陈俊峰

张灯结彩

今天我要讲点三十多年前的事，把我碎片的记忆缝合
起来，夹杂着我听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当然还有我的想
象，凑成一篇文章，好多事非常模糊，可能不准确，供大家春
节一乐呵。

李村耍狮子有好多社，陈沟耍的狮子属于大里王狮子，
跟刘李、大王、李东一道社，这主要来自师承，不同的师父教
出来就有了不同的社。陈沟的狮子是青色的，不那么鲜艳，
但非常威武雄健。

耍狮子分三种，第一种，撂地摊儿。人手里拿着家伙和
狮子来回缠斗，有拿绣球的、有拿大刀的、有拿长枪的、有拿
梢子棍的。人把家伙舞动起来，狮子就跟着起舞，摇摇头，
摆摆尾，眼睛闪一闪，再来个狮子头啃屁股，大人说，那叫狮
子挠痒痒。最精彩的叫朝天蹬，狮子立起来，像给人作揖一
样，蹬几下，立起来不动了，和着鼓点，东抖一下，西抖一下，
而后跳回地面。这种场面一般说来，是驱邪用的，主家儿会
拿出几块钱来。

第二种，耍板凳、八仙桌。这个难度就较大了，狮子离
开地面，况且板凳、八仙桌都是活搁着，狮子整体跳上去，就
不容易。板凳有耍两根平行的，也有耍两根一线的，最多耍
三根，两根平放，一根架上。狮子跳上去，沿板凳走几步，亮
个相，跳下来，最多来个横跨“山涧”，从板凳上一跃而过。
八仙桌就一张老式方桌，狮子跳上跳下，这里面有个绝活
——神龙摆尾，狮子头先跳上去，而后猛一大转身，狮子尾
绕桌子甩半圈儿，而后稳稳落到桌子上。这种是在村里耍，
从南头到北头，耍耍走走，就图个热闹。

第三种，上高摊儿。把板凳横竖垒起来，大概四五层，
大约有四五米高，像一个佛塔，最上面，横着一根板凳或杵
一把大圈椅子。这里面还分两种，一种是死高摊儿，用麻绳
摽结实，再用三根钢丝拉着，钢钎砸在土里，三角拉拽，保证
稳定性。另一种是活高摊儿。在李村街正月十九的会场
儿，各个社火都要去表演，整个一条街都闹哄哄的，受时间
和场地限制，板凳都是人扶的，用手脚当绳索，把高摊儿扎
牢，看着是板凳垒起的塔，其实也是用人垒起来的。陈沟狮
子的绝活是空中翻筋斗——把高处的板凳当单杠，狮子绕
板凳打个滚儿，这最叫好！

陈沟耍狮子的老师傅是一个干巴老头——六宝，弯弯
着腰，两腮塌陷，精瘦精瘦。只要两手握着拳举起，眼睛就
亮了，骨碌碌打转，立即进入状态。六宝培养了四个徒弟，
大狗、二狗、老八，还有他儿子章路。他也试图培养一个女
徒弟，他说，大姑娘耍狮子，肯定吸引人眼球！一个叫黑妞
的姑娘主动请缨，六宝就攥着劲儿培养，练了几次，决定放
弃。刚开始，黑妞要耍狮子头，当耍狮子朝天蹬时，需要大
狗从后面抱起，她不让，嫌丑。她当狮子尾，要抱大狗，她又
抱不动，只好不耍了。

六宝的四个徒弟，两两一对，大狗狮子头、章路狮子尾算
一对，二狗耍头、老八耍尾算一对。一过腊月二十三，陈沟水
道口空地就会搭起板凳塔，这四个人腰里捆着黄丝带，“当
头”举手握拳，“当尾”猫腰，两手拽“当头”腰里的黄带子，蹦
跳、翻滚练习。六宝在下面来回踱步，指指戳戳地吆喝。大
年初一，要顶上狮子皮耍，那区别就大了，蒙着黑儿，全靠狮
子嘴和脚下那点亮来判断，不管前脚踩空，还是后脚蹬空，狮
子就会从高摊儿上滚落下来。六宝就发脾气：“你俩不是人，是
一头雄狮，一个整体。鼓镲声为什么那么大？一方面是壮声
势，一方面就是遮掩你们的商量，都得商量着来，‘当头’脚到哪
里了？‘当尾’脚到哪里了？得提醒，得呼号子，相互招呼着！”

耍狮子是出力活，那时的狮子头比较笨重，少说有二三
十斤，两只胳膊举着练习，蹦蹦跳跳，爬高上低，非常消耗体
力。在休息的间隙，他们脱掉狮子皮，都是一身汗，脑袋冒
着热气，像刚出屉的蒸馍。耍狮子也很危险，当头是从狮子
嘴里向外观察，来把握方向，同时还得调整步伐，照顾脚
下。当尾的两眼一抹黑，全靠跟着走。耍狮子还是技术活，
没有个两三年下不来，尤其爬高摊儿，四只脚像长了眼睛，
更得有根儿，踩上就是抓住，绝对不敢蹬空，蹬空就会摔下
来，丢人是小事，可能会摔伤。六宝不是要发脾气，这些孩
子们都是毛头小伙子，假如有个磕着碰着，不但狮子耍不
成，也没法给大人们交代，这让他格外小心。

耍狮子壮声势，那就得是排鼓。一二十面排鼓擂起来，
有阵势更有声势，有惊天动地、排山倒海之势。这里面夹杂
着镲的声音，这镲有锅盖儿大小，中间碗口大小向外鼓，系
红布头，拍镲的人相当于排鼓队的指挥。见一老师傅，对襟
儿棉袄，大裆裤，腰里系跟麻绳，把耍包了浆的黑红布头，一

圈一圈缠四指上，最后虎口夹住布头，猫着腰，叉开腿，咬着
牙，歪歪着嘴，左手握镲不动，右手握镲扬起，向外一翻，回
头一盖，合着节拍单脚离地，一蹦一蹦，有股子疯劲儿。如
果有人起哄叫好，双脚都能离地，蹦着拍，跳着拍，两面镲就
像扇动的翅膀，有鸟欲高飞先振翅的感觉，节奏时快时慢，
时而疾风骤雨，时而慢条斯理。

这个老师傅名叫卓，他是教排鼓的老师。鼓点用“咚”，
镲点用“嚓”，在排鼓两边上敲的用“嗒”。他用这三个字，写
出节奏：“咚嚓，咚嚓，咚咚嚓，嗒嗒嗒，咚嚓咚嚓咚咚嚓
……”先背会才能练习。节奏背会，而后坐下来，先在大腿
上练习，拍中间儿，拍两边儿，就这么反复练。卓培养一群
女徒弟，不但鼓擂得好，还会玩花样——撂鼓槌儿。排鼓围
成一个圆，统一把右鼓槌儿抛起，把自己的撂给右边的人，
赶紧接住左边撂过来的，只要接到手，就朝鼓面擂，节奏不
能乱，当然，也能撂左鼓槌儿。

耍狮子壮声势，还得有鞭炮，尤其是三眼子铳。它像个
莲花蓬，三个铁铸的眼儿，大拇指粗细，下面有绿豆大小的
引线孔，焊接着一根长柄。把引线认进去，把炸药往里囤，
铁棍戳几戳，摁实，点燃引线，高空一举，“咣”得一声，震耳
欲聋。为了省事儿，里面丢个大红炮，点着举起，为得是在
人群中放炮安全。陈沟村的半大小子，任务就是拄大刀、红
缨枪、梢子棍。师傅反复交代，不能扛，不能挑，必须拄起
来，竖起来，怕伤到人。大刀、红缨枪不用说，就说这梢子
棍，是一根30公分左右的短棍用铁环儿连着长棍，通身涂红
漆，狮子耍到精彩处，就开始上下摇晃梢子棍，发出“哗啦
啦”的响声，加上叫好声、起哄声、口哨声，也很有声势。

正月十九到来之前，大狗出现了一些状况，从高摊儿上
掉下来，虽说没有伤到骨头，也把他的膝盖摔成了“酱肘
子”。大狗、章路是成熟的耍家儿，高空翻筋斗也不在话
下。六宝在正月十八这天，决定耍一回活摊儿，算是战前演
练。狮子在高空翻筋斗时，板凳没有扶住，狮子一扑，板凳
一歪，狮子从塔顶翻滚下来，还跟着掉下来一条板凳儿，正
好板凳头砸在大狗的膝盖上。

二狗是大狗亲兄弟，大狗、章路这一对出了状况，只有
让二狗、老八上，平时训练时，二狗、老八跟着练习，六宝的
精力也没在他们身上，这俩人也感觉没有到李村耍大场面
的机会，就有些松懈。机会来得太过突然，这俩人都怯了，
六宝找到他们，从烟袋里挖了两锅烟吸了一阵子，说道：“上
也得上，不上也得上！事儿逼到这份儿上了！”

老八拍着胸脯说：“上，宁叫使死牛，决不搁住坡儿！”
二狗黑着脸，抽着纸烟，成了闷葫芦。
六宝急躁道：“二狗，你也吭一声！”二狗“嗯”了一声，六

宝嚷道：“你真是狗，就会哼唧，说话！”
二狗小声嘟囔：“看陈沟狮子，主要看高摊儿翻筋斗，我

俩没把握，咋上？”
“那都不会学，活人能叫尿憋死？走，咱现在就去，我教

你们要领！”六宝说道。
二狗吐一口烟说：“明天就亮相，今晚学？摔下来，有个

好歹，媳妇还没寻哩！”
六宝强压怒火，说道：“媳妇这事你不用管，耍了狮子，

我把外甥女给你撮合撮合！”
正说着话，大狗闯进来，一拐一拐靠近二狗，上去就是

一个耳光，说道：“不上，打不死你！”二狗吃一惊，从凳子上
弹跳起来，捂着脸，看着一脸怒气的哥哥，委屈地说道：“我
啥时候说不耍了？”

“那现在就开始练！”大狗指着门外说，“走，我也去，水
道口！已经扯上了电灯。”

二狗对六宝道：“说话算话，我等着跟你叫舅哩！”
六宝笑笑，说道：“放心！走！”
正月十八晚上的演练有好多人，虽说是在捆绑结实的高

摊儿，还要上几个人“护驾”，耍家儿不敢再出任何问题。这
个动作确实危险，当头站在最高的横板凳上，当尾站在第二
级的两个板凳头，狮子头左边一抖，右边一抖，而后向下收，
人半蹲着，再猛地向后一扎，180度大旋转，当头双脚要准确
踩在第二级板凳头上，把狮子头高高举起，当尾的人从他裆
下跟过来，双脚踩在第三级板凳上，这就叫高摊儿翻筋斗。
说得有些啰嗦，其实这个动作就几秒，关键都在当头这个人身
上，二狗感觉到了压力。六宝说道：“其实就相当于狮子来个前
空翻，要领就是：猛一翻，叉开腿，翻过来只要当头不踩空，当尾
就掉不下去！”他们都不知道练了多少次，先不顶皮练，后顶皮
练，而后脱掉皮，找找感觉，看看位置，总算有了几分把握。

正月十九这一天在二狗和老八的期待与胆怯中到来
了，天蒙蒙亮，人已经召集齐了，几乎是全村总动员。有抬
鼓的，拿鼓架子的，拄大刀、长枪、梢子棍的，扛板凳的，捎着
干粮，浩浩荡荡向李村街出发。

在出发之前，六宝交代扛板凳的人。凡是每人扛一条
板凳的，同时也是高摊儿扶板凳的人。六宝说道：“你们都
不是人，是麻绳，是铁丝，是铁链，必须把高摊儿给我拴稳，
耍家儿把你手指头踩劈，脑袋踩掉，都不能松手，不能吭声，
不准把人给我丢到李村街！”

李村老街的十字口，陈沟社火队停下来，准备在这里耍
狮子。街上是人挨着人，突然，人群中响起了鞭炮，这是要
清场子，人捏着长鞭，转着圈一放，人赶紧后退，腾出一块圆
形空地来。排鼓拉出来，围成一周，镲做飞翔状拍起来，鼓

“咚咚”地擂起来。在圆心支高摊儿，一条一条板凳垒起来，
人攀上去扶好，形成一个塔。

狮子摇摇摆摆地出来了，六宝手拿绣球，在前面引逗。
在地上，先来了个狮子挠痒痒，而后来了个朝天蹬，叫好声
不绝。接着六宝把狮子往架子上引，绣球来回挥舞，六宝向
上攀，狮子就跟着向上爬，须臾间，狮子已经爬到了最顶。
狮子在横板凳上站着，有一种君临天下的俯瞰，左一抖，右
一抖，这是要准备亮大招——翻筋斗。排鼓更热烈了，三眼
子铳“咣咣咣”几下子，梢子棍“哗啦啦”作响，为即将展示的
陈沟独门绝技加油助威。当然，陈沟人心里都捏了一把汗。

谁料？狮子愣在那里不动了，绣球赶紧又去引逗，狮子醒
了，左一抖，右一抖，这回人群安静了，擂鼓的人握着鼓槌不动
了，好像孙大圣喊了一个“定”，都屏住呼吸等狮子翻筋斗。

谁料？狮子又来回一抖，狮子头低一下、高一下，又没
了动静。下面嘘声出来了，外村喝倒彩的声音起来了：“下
来吧！别丢人了！”

“怯了吧，回家吃奶吧！”
“陈沟狮子不行了！”
吆喝声还没有停，狮子好像受了刺激，突然，猛地一翻，

稳稳地踩住了板凳，它又向上爬，接着又翻一个。大家吆喝
着，陈沟人都担心着，但眼睛没有离开狮子，看狮子连翻两
个筋斗，先一愣，张着大嘴、瞪着眼，接着喝彩声大作，鼓声、
镲声、梢子棍声、三眼子铳声、口哨声、叫好声、鼓掌声混合
起来，形成了千军万马之声。

谁料？狮子翻了第二个，又蹬上最高摊儿，左右一抖，
一亮相，狮子直挺挺下扑，给人一种高空下坠之感，下面异
口同声“哎呀”了一声，狮子要掉下来。

谁料？狮子直着翻，收着转，如穿针引线一般，打个滚
儿，又稳稳地站住了。下面的喝彩也达到了高潮。

六宝握着绣球呆了。知道二狗胆怯，赶紧再次引逗，当
狮子成功翻第一个时，六宝心里想，今年表演都算成功了。
结果狮子一连翻三个，他是又惊又喜又怕，呆住了，绣球定
在半空中。喝彩声还没停，狮子又爬到最顶，下面齐声起
哄：“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六宝打一冷战，吓坏了，玩命地
摇晃绣球，大声吆喝：“中了，中了！”这回狮子没有再翻筋
斗，而是在最高处儿来了一个朝天蹬，用作揖来答谢观众，
又迎来了一次喝彩。

回来的路上，人是疲倦的，啃着干粮，但用高音议论着，
叽叽喳喳，尤其是围绕着二狗、老八，他俩带着胜利的微笑，
成了陈沟的英雄。

“哎呀！排场！真排场！耍得真美呀！美得出奇！”
“二狗，上来是怯了吧！尿裤子了吧？”
“叫谁谁不怯，那么高。但笑话咱，不中，腰别斧子——

破上了。我在狮子皮里跟大伙说，‘陈沟人家，扶住啦，我要
连翻三’，要不赤肚子，要不穿绸子，咱是晚上练的，还怕它
白天。老八呀，抓我真紧，腰都给我掐烂了！哈哈！”

“你不说吧！你吃哩啥，老放屁，狮子皮捂着，熏死了！
硬忍着！”

“您俩不说吧！第一筋斗翻过来，正好踩我手上，都看
看，肿的像发面馍！”

“哎呀！老八踩我脑门上，我硬顶，怕踩空！”
……

“对了，六宝叔，你外甥女那事咋着？”
六宝啃着烙馍，笑笑说道：“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哪有外

甥女？”
“你这老狐狸！”
后来有诗赞曰：三个筋斗云，艺压全李村，技高人胆大，

就属陈沟人。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说的是小时候
看戏。

大人们沉浸在剧情里，时而高亢，时而悲
切，我跟着去，不过是增加一些回忆。

“那年正月初五，村西头看戏，晚上可冷了，
手都出不来，外婆拿着棉被，小姨搬着凳子，你
才两岁，不哭不闹，看不懂也陪着。”在妈妈的记
忆里，除了外婆和小姨，更多的是我。

台上一步一晃地走，咿呀咿呀地唱。妈
妈抱着我，一会儿暖手，一会儿暖脚，累了换
给外婆。

在我的记忆里，有戏，有妈妈，还有外婆。
门道我是看不出的，除了灯光和五颜六色

的布景；热闹也说不上，还不如看戏的人群。对
于我来说，戏曾经是个让人疑惑的存在。

我问爷爷，大人为什么喜欢看戏。爷爷说，
戏里有故事。奶奶说，戏里有唱腔。

故事是大人的故事，长得没完没了，不是给
孩子看的；孩子的故事应该惊险刺激，跌宕起
伏，像鸡毛信，像地道战，在银幕上不在戏台上。

唱腔大同小异，大人分得出，孩子们不行，
常香玉、马金凤的戏，村里的高音喇叭里天天
放，我还是分不出好赖。

村里头，上点年纪，十岁以上的大概都会喊
两句，最不济“王朝、马汉”总还是会的。到底有
多难，我觉得难的是背台词。一唱就是小半天，
不看台词也不会唱错，大人们厉害。

大人也啰唆。《小二黑结婚》《朝阳沟》，两分
钟讲完的故事，能有那么多好写；几步就能走完
的戏台，要来来回回两个小时。梆子一敲，弦子
一拉，过门调长得让人都受不了了才开始咿咿
呀呀地唱。

我问奶奶，啥地方的人说话这么慢，敲了半
天鼓才开腔？奶奶笑我：“傻孩子，不是说话，这
是唱戏。戏要配上弦子才好听，人活着就要慢，
两句唱完，一步走完还有啥看头？”

奶奶念经，也喜欢听哭戏。生活艰难的时
候她哭，感动的时候她掉眼泪，唱戏就像是唱她
自己。

我是被批评的时候才会哭，感动这东西，我
大多数时候觉得烦。

上学了，爸爸把我关在家里写作业；上学
了，妈妈给我做了一大袋子馒头；上学了，奶奶
送我到村口。她嫌我小，晚上不会盖被子；我嫌
她慢，小脚又驼背，拄个拐杖还想帮我拿行李。

我停下脚步，等着她：“奶奶，回去吧，走路
这么难还非要送。”

奶奶从口袋里摸出皱皱巴巴的几毛钱：“揣
好，别让旁人看见。街上有羊肉汤，买碗汤泡
馍，大冷天暖暖肚子。”

“唉，学校里有食堂，不是说过的嘛。我不
要。抠鸡屁股卖个鸡蛋，攒钱不容易，跟你说了
不要就是不要，我都这么大了，你就是瞎操心。”

硬是要塞给我。“拿着，你小，你哥他们我都
不给了。”不耐烦，又摆脱不掉。

爷爷说，人活着，要出去多见识见识，不能
一辈子窝在穷山沟里。我走了，离开山村，没有
离别的痛。人生若是戏，那也是舞枪弄棒的戏。

我走过独木桥，挥舞着刀剑和豪情；在陌生
的世界里左冲右闯，像一只桀骜不驯的狼；寒风
迎面，我低头向前，留下清冷的背影；一个梦想
被丢在身后，另一个梦想在向我招手。

转眼间，过了少年，过了青年，过了中年。
繁华散尽是惆怅。终于有一天，站在十字路口，
我开始犹豫不决。前边的路通向哪里，是对还
是错。转过身，看看来时的路，竟然也高高低
低、弯弯曲曲。

眼睛里有些模糊。这是怎么了，何曾是我
人前该有的样子？可我还是忍不住。

人生若是在演戏，我是该换戏装了。
找出小时候不曾听完的戏，我大段大段地

听，那些小时候不曾读懂的故事，那些优美的文
字写不尽的人间事。如果爷爷还在，我可以跟
他切磋一下了。

乡音如甘露，余音缭绕。六大名旦，各具特
色的唱腔，都是无法超越的经典。如果奶奶还
在，我说不定已经比她懂得多了。

烦躁不安的心在咿咿呀呀中求得片时的
安宁。

如果妈妈还在，她一定喜欢
看到重回襁褓中的我。

戏如人生
□ 张炳辉

生活随笔

春节吃饺子，元宵节自然是要吃元宵的。
前几天我在网上买了今年火爆的柿柿如意小汤圆，外形

黄色，上面点缀几片翠绿小叶子，一眼看去像可爱的小南瓜。
那年去宜阳玩，路过一个村子，去时就听朋友说起这个

地方盛产花椒，车窗里看到路边高高的灯杆上几个红色的
带黑点的小灯泡，我还疑惑这村子路灯为什么设计成七星
瓢虫形状或者南瓜的样子，问同行的朋友，他也讶然，我俩
争论一路，出村时我恍然大悟，不是七星瓢虫是花椒。

我这个人不爱甜食，齁甜齁甜的，喝茶也是清清爽爽白
开水，不喜欢放糖，不像一些人，喝水不放糖就喝不下去。

记得小时候家里穷，蒸大米饭就水煮萝卜丝，弟弟总是
等不到萝卜丝炒熟就挖一大勺白糖搅拌到米饭

里，吃一口，仰着头、咪着眼细嚼慢咽，吃
的像山珍海味般。妈妈也总

拿一勺白糖搅到我饭
碗里，我是惶恐，避
之不及。白米饭里
掺杂那一粒一粒白

砂糖，吃得我头皮发麻，嚼得牙齿都不能合牢，那是我觉得最
恐怖的一种食物。我宁可夹几根咸菜丝也断不会再吃白糖
拌米饭，至今听到别人说起这吃法，我都会浑身颤栗。

但我却独爱元宵，黏糯的外皮，甜香的馅料。我钟意它
丰富的口感、口味的多层次化。

毕业后第一次到离家几十公里的县城打工，和同村三
个小姐妹结伴而行。陌生的环境、生疏的工作，心里每时都
悬着，紧张、怯弱、想家。下了夜班，老大姐带我们出去吃
饭，算是缓解了一下想家的心情。一路上她安慰我们，把这
儿当家，把她当亲人，安心学手艺，挣了钱回家交给父母，攒
着做嫁妆，我们几个都偷偷笑她，女婿还没影儿呢，嫁给
谁？记得路边有一个元宵摊儿，简易的塑料棚，吊着一盏昏
昏的灯泡，一个老汉，几炉小煤火，纸牌上毛笔大字歪歪扭
扭写着，馄饨三元，米线三元，汤圆一元五。看到汤圆二字
那一刻，心里所有离家的委屈都悄悄溜走了。

小小的一碗汤圆，汤里勾了芡，放了红枣。一元五一碗
是六个汤圆。老汉自己手工筛的，一颗颗圆圆的汤圆，黑芝
麻馅儿的。热乎乎的一口一个下肚，十分快乐满足。老汉

满脸褶子大声问我：“还要不？再添勺热汤吧？”我眼里一汪
湿意摇摇头：“饱了，饱了。”

那一刻我明白了，甜食确实能给人带来幸福。
如今想来，那个县城的小元宵摊儿，依旧是我打工生涯

里的一抹暖色。
又是一年元宵节了，不知道县城那个卖元宵的老人咋

样了？

卖元宵的老人
□ 郭亚格

心香一缕


